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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元代色目诗人雅琥生平资料散见于历代文人文集中，为稽考其生平，考察其诗歌创作

情况，运用考证的方法在现有文献基础上勾勒其生平概况，并利用分类的方法对其诗歌内容及艺术

特征做了精当的概括。分析认为，雅琥诗歌在元代文坛上确实具有相当高的水平，研究他具有多方

面的意义。同时探讨了雅琥诗歌何以儒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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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人顾嗣立在《元诗选》中有言：“有元之兴，西

北子弟尽为横经。涵养既深，异才并出”。元代出

现了一大批少数民族作家，马祖常、不忽木、贯云石

等都为世人所熟知，游国恩、中国社会科学院、章培

恒、袁行霈等分别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也对这些少

数民族作家的诗作多有收录。但是令人遗憾的是，

作为杰出民族诗人的雅琥则一直鲜为人知，这位在

当时名噪一时的作家，不但所留生平资料很少，我们

仅能从少数文人的记载中略窥一二，而且尤为遗憾

的是在当代重要的文学史著中大都失载，其中也包

括了各种版本的少数民族文学史著，就连邓绍基先

生主编的有着广泛影响的断代史《元代文学史》也

未曾提起。同时，据笔者通过中国知网的统计来看，

建国以来对雅琥的研究完全处于空白。这对于作家

个人而言是一种不幸，在一定意义上对于少数民族

文学史而言也是一种悲哀。故而，笔者不揣浅陋，在

现有的资料基础上，尽其所能，为这位“标奇竞秀，

亦可谓极一时之盛”［１］的杰出民族诗人及其作品作

一些简要梳理，意在引起学界对他的关注，使这位被

遗忘的民族诗人进入研究视域，不负这位诗人对元

代诗学所付出的努力。

一、雅琥生平稽考

　　关于雅琥，目前资料不多，且大多散见于元人文

献中，只言片语，语焉不详。今据《元诗选》二集戊、

《元诗纪事》卷１７、《元西域人华化考》、《元史·文

宗本纪》等相关记载试作钩沉。雅琥（１２８４～

１３４５），初名雅古，字正卿，也里可温人。所谓也里

可温，或称阿勒可温、也立乔、耶里可温等，是蒙古语

Ｅｒｋｅｇü的音译，意思是“有福缘的人”，或“奉福音之

人”［１］，是元朝人对基督教教徒和教士的通称，后也

指罗马天主教。在元朝的公牍中，常以也里可温与

各路诸色人户并举，元政府对待也里可温人户，同

佛、道、答失蛮和儒户一样，优免差发徭役。这也就

是说雅琥当为基督教教徒，关于这一点，陈垣先生辨

别有力，在《元西域人华化考》中，他提供了３条理

由：第一，雅古为亚伯拉罕之孙，基督教徒恒以此为



名；第二，前人多以可温人称雅琥，与称马祖常为可

温人同一；第三，元代史书如《元秘书监志》载雅琥

本名雅古，雅古为也里克温人。“有此三证，雅琥为

基督教世家无疑问矣。”［２］故此，方豪将雅琥收入

《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理由全本于陈书。关于雅

琥早年的事迹现在难以详考，在《送吴子高还江夏》

诗序中诗人写道：“庚申春余在江夏，尝赋诗送子高

之沅。庚午，复来会京师，因求偶而还。复作此以

饯。”说明诗人于元仁宗延七年庚申（１３２０）居住

于江夏（今湖北武昌），湖海飘零，未曾入仕。关于

他入仕的时间，即何年登进士第，目前有３种说法：

第一，至顺元年（１３３０）进士，如王德毅等编《元人传

记资料索引》即持此说。第二，天历间进士，源于傅

若金所作《忆昔行送雅琥正卿参书南归》题下注释：

“初名雅古，登天历第，御笔改雅琥”（《傅和砺诗集》

卷３）。第三，泰定元年（１３２４）进士，根据《元秘书

监志》卷１０著作佐郎题名：“雅古，赐进士出身……

泰定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以承事郎上”推定。有学

者认为：天历进士说不能成立，因为文宗天历时未开

科，至顺进士说未注明原始出处，可能是由天历进士

说发展而来的，因为天历、至顺都是文宗年号，至顺

元年与天历三年同年，但是天历三年的进士不能说

成至顺元年的进士，因此雅琥可以肯定是泰定元年

考中进士的［３］。

入仕之后，虽然一时颇受文宗赏识，御笔改名为

“雅琥”，但雅琥的仕途并不如意。据《元史·文宗

本纪》载，至顺二年三月雅琥充奎章阁参书，同年三

月便遭御史台弹劾“奎章阁参书雅琥，阿媚奸臣，所

为不法，宜罢其职”。贬为静江路同知，结合傅若金

《忆昔行送雅琥正卿参书南归》及同一教门著名诗

人马祖常《送雅琥参书之官静江》诗序中所言：“雅

正卿以文学才识遇知于天子，出贰郡治，馆阁僚友及

京师声明之士，各欣然为文章以美其行，而请余为之

序。”可知，雅琥获罪实则不然。究其原因，是因为

奸臣云云实指泰定宰相倒刺沙乌伯都刺，“文宗尝

恶之，目为奸臣”。雅琥显系无辜，清代魏源作《元

史新编》予以平反。但贬黜给雅琥所带来的结果便

是居无定所，“正卿尝家衡鄂”，“他日正卿以亲老乞

高邮便养”等句看，雅琥曾长期逗留于江淮一带。

由陈旅《送雅古正卿同知福建转运盐使司事》（《安

雅堂集》卷２）、吴师道《送雅琥正卿福建盐运司同

知》（《吴正传文集》卷８）等诗可知，雅琥此后曾经

改迁福建盐运司同知。此外，其他事迹于史不载，也

就无从得知。杨镰先生推测其逝世于至正初年，不

知何据。

二、取材广泛的诗歌类型

　　雅琥的诗歌侥幸存留下来的并不多，清人顾嗣

立《元曲选》二集收雅琥诗集《正卿集》共３９首，《元

诗别裁集》收其诗３首，实选于前者，另外还有《永

乐大典》卷９７６３收其轶诗１首，即《七星岩》，共计

４０首。

雅琥的诗歌就其内容而言，大致不出汉族文人

所写的传统题材，比如咏史、怀古、游仙、送别、酬唱

等等。但因其出自少数民族作家之手，也别具面目。

以咏史怀古诗看，如为人所称道的《唐宫题叶》：

“彩毫将恨付霜红，恨自绵绵水自东。金屋有关严

虎豹，玉书无路
"

鳞鸿。秋期暗度惊催织，春信潜通

误守宫。莫道银河消息杳，明年锦树又西风。”［４］本

诗见于孟蓕《本事诗》，又见于《青琐高议》前集卷

５、后为鲁迅较录于《唐宋传奇集》中，主人公名字略

有差异，但事迹一样，都描写了一个唐代宫女良缘巧

合的故事。刘斧《青琐高议》题解中曾言：“流水，无

情也；红叶，无情也。以无情寓无情，而求有情，终为

有情者得之，复与有情者合，信前世所未闻也。”

（《青琐高议》前集卷５）既然“信前世所未闻”，因此

其故事本身颇富戏剧性，故而常为历代文人所歌咏，

如南宋词人张孝祥《满江红》词：“红叶题诗谁与寄，

青楼薄癰空遗迹。”即使在元代，也有不少人，包括

一些著名作家都曾以此为题材唱和品评，如卢挚

《双调·沉醉东风》“重九”中起句：“题红叶清流御

沟，赏黄花人醉歌楼。”要想写出新意，恐怕很难。

但雅琥似乎无意于此，全诗旨在描绘女主人公的情

态，通过细微的举动捕捉微妙的心理变化，将女主人

公无奈、爱恨、希望与失望的心绪全都寄托在小小红

叶之上，这一叶落红已经不再是纯粹的物象，它连接

着宫里与宫外，深刻反映了宫廷对青春年华的幽闭

和残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犹如牛郎和织女之间

的那道银河，女主人公渴望美好爱情而不得。瞿佑

《归田诗话》（卷下）称“雅正卿有四美人图诗，惟

《御沟流叶》最佳。”

又如《汴梁怀古》：“花石岗前麋鹿过，中原秋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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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关河。欲询故国伤心事，忍听前朝皓齿歌。蔓草

有 （一作无）风嘶石马，荆榛无（一作有）月泣铜驼。

人间富贵皆如梦，不独兴亡感慨多。”花石纲指北宋

末年宋徽宗事。为建“寿山艮岳”，宋徽宗在苏杭专

设应奉局，搜罗奇花异石，用船队运往东京，连年不

绝，号称“花石纲”。这里象征故都，随着鼎革异代，

昔日的繁华不再，面对断垣残壁，作者忧从中来，恍

惚中给人以物是人非的历史兴亡感，国之不存，家将

何为？富贵荣华也随雨打风吹去，如梦如幻，整首诗

基调感伤，苍凉而兴味悠长。

雅琥的游仙诗并不是很多，但写得非常有特色，

并非谈玄虚空的游仙诗可比。游仙诗由来已久，三

国时期曹操、曹植都有作品传世，而实开大宗者唯有

郭璞，此后唐代李白、曹唐等人以其超脱的人生姿态

偶有涉及，但从整体上而言，已经少有问津。就其内

容而言，历代游仙诗中无外乎蝉蜕羽化、脱离生死、

歌颂神仙境界等主题，特别是游仙与道教融合后，所

谓的游仙诗基本上沦为道教宣扬教义的工具，功利

性逐渐取代了文学性。雅琥的游仙诗上承郭璞，但

因为融合了自己的身世而往往有着很强的现实感，

如《拟古寄京师诸知己》。作者首句点出神仙福地

之所在，“中天悬高台，上有仙人家。”非人力可攀，

已与凡间隔开，然后作者对神仙福地的仙境做了详

细的描摹，“云窗织流月，石磴凌飞霞。帘萦翡翠

丝，壁粲芙蓉砂”。幽静脱俗，仙气十足，在这样的

仙境中，仙人姿态悠闲，自由洒脱。如果仅止于此，

可谓十足的游仙诗，但作者意不在此而在彼，写仙人

仙境实为写现实，写自己。根据诗中的意思，作者此

时正被贬谪在外，念亲怀远，落寞孤寂，“而我抱幽

独，几年适蛮荆”，“种种履忧患，谁能念伶仃。”现实

的味道冲淡了游仙的味道，游仙在这里只是徒具形

式而已，裹藏着的则是作者一颗游子落魄的灵魂。

雅琥的送别诗在其创作的诗歌中占有相当大的

分量，约占全部诗歌的１／２，也受到诗选家的青眼，

如《留别凯烈彦卿学士》：“十年帝里共鸣珂，别后悲

欢事几多。汗竹有编归太史，雨花无迹染维摩。湘

江夜雨生青草，淮海秋风起白波。明日扁舟又南去，

天涯相望意如何。”凯烈彦卿即色目人克列拔实，与

诗人身世、经历、处境相似，全诗从同僚之谊、别后悲

欢写起，作者淡淡的伤感体现了世事难料的无奈。

可以说，这是阅世之深后的感喟，参透世事后的体

验。在这些作者写给朋友和同僚的送别诗中，我们

不难觉察其价值的丰富：诗歌体现了作者重情重义、

感情真挚的性格，而且从民族的角度看，作为少数民

族诗人，其所送别对象多为汉族友人，其友情超越了

民族界限。李春祥先生在谈到元代民族融合时有

言：“他们（汉族作家）对各民族出身的散曲作家和

戏剧作家都能一视同仁而不厚此薄彼，畏兀儿族作

家贯云石为《阳春白雪》作序，还有各民族作家之间

的酬唱往来，都可以说明民族融合已是必然的历史

趋势。”［５］雅琥于此堪为师表。如“客心恋恋不忍

发，离歌莫唱《阳关》叠。”（《送御》史王伯循之南

台》）“月漉漉，泥在水。送君归，几千里。”（《赋得

月漉漉送方叔高作尉江南》）“契阔山川将万里，飘

零岁月又三年。”（《寄南台御史达兼善二首》）“北

上函香去，西南致礼勤。”（《送赵宗吉编修代祀西

岳》）等等，或叮咛、或祈祷、或祝福、或盼望等，都包

含着作者的一番深情厚谊。他的悼亡诗《鄢陵经进

士李伯昭墓》、闺思诗《大堤曲》、咏物诗《二月梅》都

能够怀揣人情、寄托遥思、发自心扉、感情真挚，诗歌

的传统题材在一个少数民族作家笔下得到了一定程

度的开拓，雅琥在不景气的元代诗坛上应当占有一

席之地。

三、“宗唐得古”的艺术风尚

　　元人论诗，多崇唐绌宋，主张风雅之义，浑厚之

格，诗风温柔敦厚，虞集有言：“所谓温柔敦厚之教，

习与性成，庶几学诗之道也。”（虞集《郑氏毛诗序》）

王礼论诗：“古者风俗淳美，民情和厚，故发于声诗，

虽下至闾阎畎亩，羁夫愁妇，无不由乎衷素，当歌而

歌，当怨而怨，其言皆足以动人。”（王礼《魏德基诗

序》）雅琥的诗歌主张见于许有壬《至正集》卷 ７３

《跋雅琥所藏鲜于伯机词翰》：“鲜于伯机诗，予知之

已四十年。吉甫段君慨言：人知其书，诗则知否相

伴。予方自幸在知者之中。而夷陵监郡雅琥正卿知

之虽晚，爱之甚笃。正卿素言：晋后虽有书，终不能

如晋；唐后虽有诗，终不能如唐。……予非好胜，窃

喜因正卿之言，使不知伯机之伴，行皆左袒，且以释

吉甫之慨焉。”由此可知，雅琥论诗实不出“宗唐得

古”之藩篱。

第一，与宋人“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

论为诗”相比，雅琥的诗歌内容充沛，现实性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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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一扫宋诗之弊，在创作上更趋向于唐人，而不斤

斤于“琢句之工”。其咏史诗，能够做到将主观之情

与客观事实融合起来，在对历史的凭吊中抒发个人

感喟，既有情感浓度，又有历史厚重。如《秦淮谣》：

“天险淮南纪，犹隔秦淮水。水上石头城，城头更戍

兵。如何爱歌舞，坐待韩擒虎。璧月委琼姿，欢娱能

几时？”全诗围绕着陈后主耽于歌舞，荒于政务铺展

开去，意在抒写殆政亡国的道理。全诗平实，脉络清

晰，毫无晦涩之感，虽写历史往事，但处处立足现实，

引人深思，令人警醒，对于统治者更具有借鉴意义。

其游仙诗也往往能够于仙乐仙境中点破，将现实生

活引入进来，在鲜明的对比中表达个人情绪，明写

仙，实写人，看似浪漫，实为最为深刻的写实，前引如

此，他者也然。如《洛神》：“邺宫檐瓦似鸳飘，兰渚

鸣鸾去国遥。漫说君王留宝枕，不闻仙子和琼箫。

惊鸿易没青天月，沉鲤难凭碧海潮。肠断洛川东去

水，野烟汀草共萧萧。”作者借曹植《洛神赋》的题意

生发点染，因其题材本身带有凄艳的色彩，故而其所

虚构的仙人仙境也哀婉感伤，尤其是“肠断洛川东

去水，野烟汀草共萧萧”句，给人以物是人非的兴亡

感，以上的确可引曹植为同调。其写景诗不多，由于

作者身世坎坷，仕途多舛，宦海沉浮中难免萌生隐然

林泉、遁迹田园之念，但人在江湖，往往并不如意，写

景咏物也就自然而然地流露出自己对现实人生的思

考和焦虑，如《七星岩》：“漓水东边三四山，何年北

斗下人寰？天文暗宅蛟龙窟，地脉潜通虎豹关。碧

藓自封岩径杳，白云不锁洞门闲。何时得遂烟霞趣？

来此幽栖结大还。”作者驰骋想象，天上地下，纵横

往复，极尽形容，将七星岩的气势描绘得淋漓尽致：

“何时得遂烟霞趣？来此幽栖结大还。”末联点题，

道出了作者意欲归隐的念头，如果联系作者远谪在

外的实际，此句不无深意，但作者写来韵味悠长，非

有相同经历者不能道也。雅琥诗歌无论题材取向大

小，都非不食人间烟火般肃穆；相反，处处都闪现着

社会现实人生的影子，体现着作者自己的评判与思

考，淡淡写来，娓娓生动，这点在刚走出宋诗桎梏的

元代文坛难能可贵。

第二，诗风刚健有力，浑厚天成。元代诗歌就其

风格而言往往给人纤弱缛有余，而刚健不足的感

受，衡量其他诗人倒无不可，但之于雅琥似乎应当别

论。雅琥虽有清丽柔美小诗，但总体而言往往以豪

放为主，比如《题周窻 ＜明皇水中射鹿图 ＞》，起句

“开元天子奋神武，一矢功成定寰宇”，大处着笔，格

调不凡，总括出唐明皇于乱世力挽乾坤的魄力，以下

诸联依次写李隆基诛灭韦氏及其党羽，姚崇以“马

前十论”获得重用等等，气势磅礴，笔走龙蛇，也突

出了画家周窻画技之高妙，能够再现昔日唐明皇神

姿，但作者诗意陡转，以“君不见”三字引出一代英

主晚年荒淫失政，“天宝年来事事非，宫中行乐昼游

稀”，结果酿成安史之祸，国家隆盛的局面一去不复

返，“可怜野鹿衔花去，犹向樽前按舞衣”。今昔对

比，转合跌宕，大起大落，欲抑先扬，整首诗前者雄武

后者悲怆，巨大的张力无疑给人以劈头棒喝之功效。

再如《送赵宗吉编修代祀西岳》：“北上函香去，西南

致礼勤。蜀山千丈雪，秦岭万重云。驿骑鸣金勒，宫

袍粲锦文。白头抱关吏，自羡识终军”，将路途艰难

与对朋友的勉励结合起来，意气奋发，格调高亢，能

于逆境中健笔出之，道人所不能道或不敢道，颇能见

其胸襟之大，诗史上并不多见。检索唐诗，唯有王

勃、高适、王维等人与之并列，如此来看雅琥为其后

昆也不为过。明代胡应麟《诗薮外编》卷 ６《论元

诗》除马祖常外，对雅琥褒扬颇多，尤其对其《送赵

秉彝亲迎江夏之官临川》一诗赞赏有加，称其“句格

庄严，词藻瑰丽，上接大历、元和之轨，下开正德、嘉

靖之途。”［６］其着眼点也正在于此，这在明人看不起

元人诗歌创作的风气中实为罕见。

第三，明快易懂，饶有民歌风味。周绍祖《西域

文化名人志》“雅琥”条中说雅琥之诗“内容比较广

泛充实，歌调明快流畅，富有民歌风味”［７］。庄星华

《历代少数民族诗词曲选》中也评其诗带有民歌体

的特点，清新自然，颇有风味［８］。从民歌中汲取养料

并运用于诗歌创作的确是雅琥诗歌的一大特点。应

该说，中国诗歌发展的源头本自于民间，《诗经》中

的国风大多数采自田间地头，汉魏乐府、南北朝诗坛

中民歌都占有相当的数量；正因为民歌不加修饰、雕

饰天然、率口而歌，故而明白如话、质朴自然，很多优

秀的诗人从中获益匪浅，唐代李白、白居易、柳宗元

等都有仿效民歌的优秀作品传世。雅琥“宗唐”，但

不泥于唐，能于唐人诗歌中领悟到“真诗在民间”

（李梦阳《诗集自序》）的道理，在当时宗唐学唐诗人

中可谓佼佼者，就此一点，也当大书特书。比如《大

堤曲》：“郎家大堤上，妾住横塘曲。年少结新欢，离

别岂所欲。日日望郎归，门前春草绿。嫁时双明珠，

系妾红罗襦。纂制远游履，愿谐比目鱼。路长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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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搔首空踟蹰。”《大堤曲》本乐府西曲歌名，相和

歌辞，内容多写男女爱情。雅琥的这首《大堤曲》同

样没有超脱传统题材，但写得同样明快清新，将少女

恋爱、离别、思念、渴盼等诸多心理变化刻画的细腻

生动，如果与南朝民歌中的《西洲曲》、《子夜歌》等

加以比较，不难看出雅琥之诗有临摹之痕，甚至有些

句子也径直拈自于前人，但作者能够为我所用，依境

组合，贴切自然，已非生硬拼凑者可比，可见作者高

妙。其他如《秦淮谣》、《赋得月漉漉送方叔高作尉

江南》等都是作者虚心学习民歌创作完成的优秀篇

章。顾嗣立《寒厅诗话》中将其与
%

贤、余阙、泰不

华等人并称，同为新声艳体，“并逞才华，极一时之

盛”，确为肯綮之言。

合而论之，雅琥在“宗唐得古”实践中，其诗歌

内容因为重视写实性，所以也就基本上摆脱了无病

呻吟、为文造情的不良习气，重新恢复诗歌的现实主

义创作传统；诗风上也一扫宋诗由于过分讲究法度

而造成的几近覮輢之病，以刚健有力的气势为当时

的文坛注入了新的活力；虚心学习民歌，抒发真情实

感，质朴自然，也防止了堆砌典故炫耀学问，粉饰空

虚故作高深的弊端。雅琥的诗歌创作力所能及地实

践了他的主张。

四、宗教意味的缺失

　　需要说明的是，雅琥的诗歌与汉族文人诗歌几

乎没有什么区别。这就是说，作为色目诗人，雅琥的

诗歌当中的民族成分难以辨别；同时从宗教信仰看，

色目人信仰天主教，宗教文化对于人的影响不言而

喻，但是雅琥诗歌中看不到这些，正如方豪《中国天

主教史人物传》“雅琥”条中不无感叹地写道：“可惜

元代也里克温诗人没有留下带有宗教气味的诗句，

令人浩叹！”［９］荡然无存的宗教意味，之于汉族文人

诗歌并不足奇，但之于民族作家来说倒是值得思考

的事情。

实际上，雅琥并非孤例。这是因为元代社会暗

流涌动，儒家独尊之局面已经日落西山，但从本质上

看仍然属于封建社会之一环，治国仍然离不开儒家。

尽管靠着铁骑及骁勇灭金攻宋，但是正如恩格斯在

《反杜林论》中说：“每一次由比较野蛮的民族所进

行的征服，不言而喻地都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摧毁了

大批的生产力。但是在长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

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

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他们被被征服者所同

化，而且大部分甚至还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

言。”［１０］虽然元蒙的势力范围扩及全国甚至世界其

他地域，但起自草原的文明与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农

耕文明之间的冲突并未随着一个朝代的覆亡而终

止。妄图变良田为牧场无疑于痴人说梦，宋子贞

《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云：“自太祖西征之后，仓廪

府库，无斗粟尺帛，而中使别迭等佥言，虽得汉人，亦

无所用，不若尽去之，使草木畅茂以为牧地。公即前

曰：‘夫以天下之广，四海之富，何求而不得，但不为

耳，何名无用哉！’”一些对于中原文明知之甚深的

统治者意识到儒家文化的摧之弥坚，如要真能一统

江山，儒家作为治国理念是不可舍弃的，比如耶律楚

材，《元史》本传云：“夏人禅巴沁以善造弓见之于

帝，因自矜曰：‘国家方用武，耶律儒者何用？’楚材

曰：‘治弓尚须用弓匠，为天下者，岂可不用治天下

匠耶？’”“制器者必用良弓，守成者必用儒臣，非积

数十年殆未易成也。”窝阔台即位，耶律楚材“时时

进说‘周孔之教’，且谓‘天下虽得之马上，不可以马

上治’，上深以为然。”（《湛然居士文集》卷１《和李

世荣韵》）在其推荐下，汉儒陈时可、赵窻等人充十

路征收课税钱粮，儒学治国的成效使窝阔台意识到

“周孔之礼”、“圣贤之言”的重要，尊儒隆孔，封孔子

后裔为衍圣公，宣布“孔子之道，垂宪万世，为有国

家者所为崇。”“元兴百年，上自朝廷内外名宦之臣，

下及山林布衣之士，以通经能文显著当世者彬彬焉，

众矣。”（《元史》卷１８９）两种文化的撞击最终以草

原文化的败北而收场。“自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以来，儒学已经经过数代儒者的完善与改造，成为历

代封建统治的有效工具，它有着极强的稳定性、向心

力和完善而缜密的思想体系。”［１１］在这样一种文化

背景之下，不少少数民族在东渐过程中心态也渐趋

汉化，萧启庆有言：“蒙古、色目文士经由姻缘、师

生、座主与同年、同僚的关系与汉族士大夫形成了一

个超越族群的社会网络。在文化生活方面，蒙古、色

目文士则透过唱酬、雅集、游宴、书画品题而参与汉

族士人文化活动的主流”（《元朝多族文士圈的形式

初探》）。由是元代诗坛成为一个包容性最为广泛

的诗坛，诗人籍贯星罗棋布，有回鹘、西夏、吐蕃等

等，甚至广被康里、克列、拂林、大食等数十个欧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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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涵盖了蒙古、色目、汉人、南人等四大族群。

“民族融合的社会环境，在日常生活中也造成

了一种汉文化的气氛，这是更有影响力、更为内在的

辐射。这样的环境，使少数民族成员在不自觉中受

到感染并接受其同化。”［１２］所以在２种文化的撞击

过程中，雅琥自身的民族文化经过儒学的改造、浸

透，逐渐淡化是很自然的事情，这表现在诗歌创作

中，基督教色彩渐为儒学元素所替代，进而内化为自

己意识的一部分，并在创作中表现出来也就在情理

之中了。

五、结　语

　　作为一个色目诗人，雅琥在元代文坛上做出了

杰出的成就，受到后代文人的赞誉。但是由于其留

下来的生平资料很少，加之其诗歌散见于后代文献

当中，所以，一度为近现代以来治文学史者所忽略。

于是也就将雅琥置于一个极为尴尬的处境中：赞誉

肯定与冷落忽视。实际上，雅琥的成就值得我们关

注，其诗学思想、人生态度及其对儒学的传播、民族

诗学的接受等等，都应当深入挖掘，其意义不仅仅止

于文学本身，特定的时代、民族、宗教等诸多元素的

介入决定其价值的丰富。对于这样一位作家，我们

没有理由忽视他。原因在于少数民族作家进行汉族

文学创作，本身就具有多元的文化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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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ｕｎ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ｙｗｅｒｅｏｆ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ｔｔｈａｔｔｉｍｅ．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ａｔｌａｓｔ，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ｔｈｅｒｅａｓｏｎｓｗｈｙｈｉｓｐｅｏｔｒｙ
ｈａｖｅｔｈｅ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ＹｕａｎＤｙｎａｓｔｙ；Ｙａｈｕ；ｐｏｅｔｒｙ；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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